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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铸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社会之魂”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方文  
 

  如何系统描述、理解和解释中国人的所知、所感、所行，必须从结构层面深入到人心层面，

系统探究社会转型中不同群体的群体构成特征、群体认知方式、情感体验、惯例行为模式和生命

期盼。 
  费孝通先生尝言：我们“活”在“动”里，“动”消磨了我们的生命。生命的整个消磨过程，

如活—动的语境，活—动的前因、后果和机制，都是社会心理学的题中之义。中国当代社会心理

学自 1978年恢复重建以来，“本土行动、全球情怀”可道其风骨。立足于本土行动的研究实践历
经二十余载，催生了“文化自觉”的信心和勇气。中国社会心理学者的全球情怀，也从 21 世纪
起开始凸显。 
  “本土行动”的研究路径 
  所有国别中的社会心理学研究，首先都是本土性的研究实践。中国当代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也

不例外，其“本土行动”的研究实践，包括以下两类研究路径。 
  1.中国文化特异性路径 
  以中国文化特异性为中心的研究实践，已经取得一定成就。援引解释水平的线索，可从个体、

人际、群体和群际层面进行概要评论。在个体层面，受杨国枢中国人自我研究的激发，金盛华和

张建新尝试探究自我价值定向理论和中国人人格模型；王登峰采用中文词汇学方法，构造了中国

人人格结构的“大七模型”，以与西方的“大五模型”相区别；彭凯平的分析思维——辩证思维、

侯玉波的中国人思维方式以及杨中芳的“中庸”思维研究，以期揭示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认

知特性；刘力有关中国人的健康表征，汪新建和李强团队的心理健康和心理咨询研究，深化了对

中国人健康和疾病观念的理解。而周欣悦的思乡研究、金钱启动研究和控制感研究，也有一定的

国际影响。在人际层面，黄光国基于儒家关系主义探究了“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并激发了翟学

伟和佐斌等有关中国人的人情、面子和里子研究；叶光辉的孝道研究，增进了对中国人家庭伦理

和日常交往的理解。在群体层面，梁觉的社会通则，王辉、张志学、孙键敏和郑伯埙等有关中国

组织行为和领导风格的研究，尝试探究中国人的群体过程和组织过程。而在群际层面，杨宜音的

“自己人”和“关系化”的研究，展现了中国人独特的社会分类逻辑。沙莲香有关中国民族性的

系列研究，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上述研究增强了中国社会心理学共同体的学术自信，开启了中国社会心理学的文化自觉。但

这些研究也存在有待完善的共同特征。第一，这些研究都预设一种个体主义文化——集体主义文

化的二元对立，而中国文化被假定和西方的个体主义文化不同，位于对应的另一极。第二，这些

研究的意趣过分执着于中国文化共同体相对静止而凝固的面向，有的甚至隐含汉族中心主义和儒

家中心主义倾向。第三，这些研究的方法程序大多是访谈或问卷/量表依赖。第四，这些研究相对
忽视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对当代中国人心的塑造作用。 
  2.稳态社会路径 
  稳态社会路径对理论论辩没有兴趣，但它是大量经验研究的主宰偏好。其问题意识，源于对

西方主流学界尤其是北美社会心理学界的追踪、模仿和复制，并常常伴随中西文化比较的冲动。

在积极意义上，这种问题意识不断刺激国内学子研读和领悟主流学界的进展；但其消极的一面是，

它使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精神品格，蜕变为北美研究时尚的追随者，其典型例证如被各级地方政府

所追捧的有关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北美社会已经是高度稳态的程序社会，因而其学者问题意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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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点只能是稳态社会的枝节问题。而偏好稳态社会路径的中国学者，所置身的是急剧的社会变

革和转型。社会心理现象的表现形式、成因、后果和应对策略，在稳态社会与转型社会之间，存

在质的差异。 
  稳态社会路径的方法论偏好，可归结为真空中的个体主义。活生生的行动者，在研究过程中

被人为剔除了其丰富的转型社会的特征，而被简化为高度同质的原子式的个体。强调社会关怀的

社会心理学，蜕变为“非社会的”（asocial）社会心理学。而其资料收集程序，乃是真空中的实验
或问卷。宏大的社会现实，被歪曲或简化为人为的实验室或田野中漠不相关的个体之间虚假的社

会互动。社会心理学的“社会”之魂由此被彻底放逐。 
  超越西方“怪异心理学”的全球情怀 
  中国社会“千年未有之变局”，给中国社会心理学者提供了千载难逢的社会实验室。一种以

中国社会转型为中心的研究实践，从 21 世纪开始焕发生机。其理论抱负不是中西文化比较的冲
动，也不是为西方模型提供中国样本资料，而是要真切地面对中国伟大的变革现实，系统描述、

理解和解释置身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人心理和行为的逻辑和机制。其直面的问题是本土—本真性

的，但系统地萌生国际情怀，力图超越西方的“怪异心理学”（WEIRD Psychology），后者因其研
究样本局限于西方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业化背景的富裕社会而饱受诟病。 
  乐国安团队有关网络集体行动的研究，周晓虹有关农民群体社会心理变迁、“城市体验”和

“中国体验”的研究，杨宜音和王俊秀团队有关社会心态的研究，方文有关群体符号边界和转型

心理学的研究，高明华有关教育不平等的研究，赵德雷有关社会污名的研究，赵蜜有关政策社会

心理学的研究，彭泗清团队有关文化混搭（cultural mixing）的研究，都尝试从不同侧面捕捉中国
社会转型对中国特定群体的塑造过程。这些研究的基本品质，在于研究者对社会转型的不同侧面

的高度敏感性，并以之为基础来构造自己研究的问题意识。其中，赵志裕和康萤仪的文化动态建

构论模型有重要的国际影响。 
  群体地图和中国体验是紧迫的研究议题 
  面对空洞的宏大理论和抽象经验主义的符号霸权，米尔斯呼吁社会学者应以持久的人类困扰

和紧迫的社会议题为枢纽，重建社会学的想象力。而要滋养和培育中国当代社会心理学的想象力

和洞察力，重铸社会心理学的“社会之魂”，类似地，必须检讨不同样式的生理决定论和还原论，

直面生命持久的心智困扰和紧迫的社会心理议题。 
  不同样式的生理决定论和还原论，总是附身招摇的研究时尚，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如认知神

经科学的殖民倾向。社会心理学历经艰难的理智探索，终于从生理/本能决定论中破茧而出，却持
续受到认知神经科学的侵扰。尽管大脑是所有心智活动的物质基础，尽管所有社会心理和行为都

有相伴的神经相关物，尽管社会心理学者对所有学科进展有持续的开放胸怀，但人类复杂的社会

心理过程无法还原为个体大脑的结构或功能。而今天的研究时尚，存在神经研究替代甚至凌驾完

整动态的生命活—动研究的倾向。又如大数据机构的营销术。据称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而所有

生命活—动的印迹，通过计算社会科学，都能被系统挖掘、集成、归类、整合和预测。类似于乔

治·奥威尔所著《1984》中老大哥的眼神，一幅令人恐怖的数字乌托邦迷思。完整动态的生命“活
—动”，不是数字，也无法还原为数字，无论基于每个生命出生时起就被永久植入的自由意志，

还是自动活动对控制活动的分野。 
  重铸中国当代社会心理学的“社会之魂”，必须直面转型中国社会以下紧迫的社会心理议题。 
  1.数字时代人类社会认知能力的演化。方便获取的数字文本，便捷的文献检索和存储方式，
彻底改变了生命学习和思考的语境。人类的社会认知过程的适应和演化是基本难题之一。“谷歌

效应”（the Google Effect）已经初步揭示便捷的文献检索和存储方式已败坏了长时记忆系统。 
  2.“平庸之恶”风险中的众从。无论是米尔格拉姆的权威服从还是津巴多的“路西法效应”；
无论是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的屠犹还是日本法西斯在中国和东南亚的暴行；无论是当代非洲的种族

灭绝还是不绝如缕的恐怖活动，如何滋养和培育超越从众和“平庸之恶”的众从行为和内心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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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探究。它还涉及如何汇集民智、民情和民意的“顶层设计”。 
  3.中国社会的群体地图。如何系统描述、理解和解释中国人的所知、所感、所行，必须从结
构层面深入到人心层面，系统探究社会转型中不同群体的群体构成特征、群体认知方式、情感体

验、惯例行为模式和生命期盼。 
  4.中国体验与心态模式。如何系统描绘社会变革语境中中国民众人心秩序或“中国体验”与
心态模式的变迁，培育慈爱之心和公民美德，对抗非人化（ dehumanization）或低人化
（infrahumanization）趋势，也是紧迫的研究议程之一。 
  （本文系 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现代化背景下的本土社会心理学研究”（14ASH014）
中期成果） 


